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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维佳是湖北省文学院的专业作家，从文学编辑到专
业作家的角色转变，应该很有“骐骥一跃”的意味，但他
依然从容淡定，不浮躁，不张扬，一味平心静气地操持他
的打磨功夫。迄至目前，牛维佳的小说创作已逾百万字，
以我有限的阅读，还是更偏好他的历史小说。他用传奇的
笔法书写历史的真实感，用独运的匠心表达他的英雄情
结、悲悯情怀和平民意识，由是，他的历史小说呈现出了
平实而不失深邃的韵致。

传奇笔法
牛维佳写历史，是以他对历史的研究为前提的。上世

纪80年代初，他参与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工农
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等重要历史著作，对唐史和中国军
史有深入的研究。历史毕竟是简约的，甚至是枯燥的，因
之，历史的记述给小说创作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牛维
佳的历史小说创作，缘于他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过程
中，发现了一些小说进入的缝隙，这些缝隙也成就了他进行
小说创作的空间和舞台。一方面，牛维佳努力去还原历史的
真实情状，一方面他又借助想象拓展了历史的表达空间。在
历史规定的时空背景下，牛维佳生动地演绎了一个个人间
传奇。牛维佳说，“如果把历史小说比成一座大厦，那么它的
骨架应该是史料，史料不实，或是不够丰厚，就会令人读来
如云里雾里，使人物和细节缺乏真实感。同时，在对历史小
说史料的甄别和使用上，要善于以小见大，以浅见深，才能
使史料中有价值的部分通过作品放射出光彩来。”牛维佳
创作的唐史系列、“武汉首义家”系列、“衣山衣水”系
列，虽然他在努力表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氛围，凸
现历史的真实感，但他并不正面记述历史，而是选取特定
的历史舞台去演绎人物的人生传奇。把人物传奇置于时代
大背景下进行描绘，是牛维佳传奇笔法的突出特色。

英雄情结
牛维佳的历史小说，表现出很鲜明的英雄情结。在牛

维佳笔下，所褒扬的是一色的信义忠勇之人，所挞伐的则
是一些背信弃义、卖友求荣之徒。在“衣山衣水”系列
中，宫为龙与刘永兰之间结成生死情谊，虽然是革命队伍
熔炼的结果，但由民间传承的信义忠勇，却为他们铺就了
生死情谊的基石。刘永兰是宫为龙的警卫员，但宫为龙把刘
视同手足，处处关心刘的冷暖和进步。刘永兰则把宫为龙当
成生命之“窝”、情感之“窝”。在敌人炸弹飞来的一刹那，“他
们同时扑到了对方的身体上”，这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在《罗
厚福进城》中，红军警卫营长罗厚福凭他的足智多谋、智勇
双全，终于挖出了隐藏在红军内部的奸细。在戳穿奸细的假
面之后，小说有两句对白：“郝班长（奸细）一副哭相：我也就
是为了活个命，你何必算定了我，你到底恨我什么？罗厚福
说：（红军）六区委开会死了那么多人，还死了那么多伤员和
老乡，你说我恨你什么！”这两句对白，一忠一奸，判若
云泥。奸细出发点在个人的活命，考虑与罗厚福的关系
时，也只能以为是个人恩怨。而罗厚福心里装的却是红军
和老乡们，他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个人恩怨，他恨的是对革
命的背叛，恨的是人的叛变。

悲悯情怀
牛维佳得益于历史研究的背景。对历史有自己的了

悟，他就能站在历史的高处，以悲悯之心俯视笔下的人
物。无论是写人的善还是恶，他始终寄予了强烈的悲悯情
怀。德宗贵为一朝君王，其母亲的走失却成为折磨德宗的
一大心病。小娥虽为德宗宠幸，但她更向往人身的自由。作
家的悲悯情怀其实是作家弘扬善根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
牛维佳在结构故事、演绎情节时，总是选取了化悲为喜的路

数，他不忍笔下的人物走向悲惨的命运绝境，他的人物每每
让命运逼上绝境，却常常能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在《建中八
卦天》中，因寻找“老妇人”的失误，宫女小娥惹怒了德宗，被
德宗赐死，小娥分明是投入渭河死了。可是，小说结尾处却
出现了一个“小巧玲珑、头上扎着一枝紫薇”的村妇泪流满
面跪拜哑僧的场面。读者不难发现，这村妇正是当年被德宗
赐死的小娥。她得到太监李顺兴（哑僧）的帮助，逃出了宫
帏，过上了平静的平民生活。在《武汉首义家》中，洪山恩九
死一生，却也安然无恙。长江翻船，翠岚、金穗及猫伢，悉数
落水，必死无疑，出奇的是，他们却因侯将军舍身相救，逃过
了死劫。在《把你当成窝》中，宫为龙、刘永兰在四平攻坚战
中被炸弹炸飞之后，以为一对战友已成永别，可他们却在一
年之后上演了一幕马路重逢的奇遇：“只见宫为龙一拳上
去，一个大个子（刘永兰）立刻四脚朝天，大个子蹦了起来冲
上去，两个便缠到了一块。旁边的人拼着命去拉扯，却怎么
也拉不开，正拉扯着，却听见大个子号啕大哭起来，所有的
人都傻了眼……”牛维佳正是以这种令人动容的绝处逢生，
张扬他心中的善，也带给读者无尽的暖意和快意。

平民意识
牛维佳小说的平民视角和民间价值取向，表现出了作

者强烈的平民意识。牛维佳笔下的英雄，都是平民式的英
雄。洪山恩、宫为龙、刘永兰，他们出身贫寒，但却在时势
的锻造下成为英雄。一方面，牛维佳强调时势对英雄的锻
造作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严酷的生存环境激发英雄
的生存潜能，散发出耀人眼目的人性光芒。另一方面，牛
维佳又注重揭示人物与生俱来的人性秉赋，那是从乡间泥
土中带来的文化养分。民间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核心的内
容在于“仁”、“义”二字。仁者爱人，义者忠义。仁义的共通之
处，就在于利他。舍己为人，舍小存大，“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都是融入民间血液之中的精神内核。所以，宫为龙对刘
永兰的关爱，并不因其权力和身份的改变而改变。刘永兰对
宫为龙的义气，也不因其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执守民间的信
仰，使牛维佳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泥土的气息，因而格外厚
实丰满。

归根结底，牛维佳的历史小说，是以平民眼光法取历史
的小说，所以，他写时代的传奇、人物的传奇，更从传奇中发
掘民间的抑或是民族根性的精神内核。

作家和美术家、摄影家都很关注“风景”
内容，其区别在于，前者多留意于人文岁月而
不是四季自然。王爱英的 《风景混沌》（载于

《长篇小说·长江文艺》 2009 年冬季号） 则更
是通过多棱镜般的动态“风景”呈现，表现出
了对于人文岁月的伦理兴趣。我注意到，小说
卷首位置醒目地印着“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
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的字样，却
毫不觉得突兀，并相信王爱英之所以引用德国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这句话，当然不会是突发
之想，更不属于形式上的装饰性点缀，而是极
力表征一种基于文化良知、道德自律的罪感意
识与反省精神，其独到的“点睛”意义，已然
通过小说的文本叙事得到印证。

这样的风景并不惊绝奇特，却可以称得上
斑驳芜杂。抗战往事，“文革”恩怨，改革重
塑，商潮冲击……动荡的历史风云与多变的社
会晴雨交织缠绕，气象莫测，人物之间的复杂
关系和命运走向相互纠结，又经岁月老人的重
新洗牌而面目皆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变得不再
单纯，都市、乡镇、村野难寻净土，金钱、权
力、美色各显其能，区别只是良知、道德的底
线有所不同——这也正是作品的叙事聚焦。王
爱英很清楚，无论“风景”如何，作家的创作
视野也应该超越具体的社会表象，以生动、饱
满的叙事形态，展示人物的种种心灵奥秘。

《风景混沌》 的开篇始于风雨如磐的1966
年夏季。一个批斗会场面，初中生高志鹏无意
中看到了俯身挨斗的女教师领口里的丰满乳
房，正是那一刻，他从“15岁的少年一下子变成15岁的男人”。这
样的细节描写似乎缺乏创意，却给人隔世之感，不过作者的叙述兴
趣并不在此，它的价值在于凸显“文革”一代年轻人发育、成长期
的畸形背景。接下去，饱经沧桑的时光被很快定格在了 30 年后。
当历史车轮日益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左右，诸如历史的、社会
的、亲情的、异性的关系都可以依市场经济规律随意布局，人的命
运便很难超脱这种异己的控制力量。存在决定意识，已是社科院历
史所副研究员的高志鹏，越来越“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
有逻辑可以遵循，没有逻辑可以遵循的世界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
世界你无法作出正常判断”，但他却必须接受现实。他对自己在这
个社会所处的弱者地位并不甘心，也不会容忍世俗社会对他的忽视
和冷淡，因为他绝不认为自己是个哲学意义上的弱者，“拔剑四顾
心茫然”，痛苦的是他无力免俗。一方面孤高自许，一方面还要委
身于金钱的诱惑，他就这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内心挣扎。而高志鹏
的岳父、昔日的轻工业局局长郭守本，遭受的则是另一种灵魂折
磨。抗战时期，一次日军扫荡村子，年仅 15岁的郭守本与苍白孱
弱的同龄小伙伴根怀战战兢兢地躲在地洞，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对
邻居桂芝嫂子强行施暴，这时候，结实健壮的郭守本选择了沉默，
而看上去病恹恹的根怀却选择了出击——他推开郭守本的阻拦握着
菜刀冲出去，结果同桂芝嫂子一起被鬼子用刺刀挑死。那个血腥、
惨烈的场面并没有随着时过境迁而被郭守本淡忘，当他年事已高并
从局长位置退下来，那种负罪的阴影便不断放大，特别是他回到蠡
县老家在根怀坟前烧纸那一刻，甚至出现了幻影幻形的恍惚。也正
是这时候，良知的煎熬使他拒绝了日商的投资请求。

拥有日资背景的商人金海青和高志鹏既是初中同学，又因分别
娶了郭守本的女儿而成了一对“连襟”，他们曾有着很深的“文
革”恩怨，意外的“连襟”关系又戏剧性地拉近了彼此距离。当金
海青依靠日本的阔亲戚而突然暴富，便一改过去委琐、低微的颓
相，身价也几乎是一步登天，不仅使得清高、美艳的黄玫玫成其掌
中之物，他还以聘任的手段让向来严肃、正统的岳父郭守本体面地
接受了自己恩赐般的资助，更为得意的是，他还让高志鹏低下了高
傲的头，为了一笔诱人高价而为自己的公司员工讲课，猫捉老鼠地
戏弄、羞辱高志鹏是金海青蓄谋已久的目的。金海青的日资背景来
自侵华日军后代的商人樱井，他们计划在蠡县投资建造寺庙以祭奠
樱井亡父的灵魂，却挫败于郭守本的断然拒绝。金海青固然利用金
钱摆平了许多人和事，却最终摆不平岳父郭守本的忏悔与良知。

这个世界的“风景”日渐混沌，与物种演化与伦理进化之间的
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世上的万千物种，究竟是适者生存，还
是优秀物种更有生存力？这个问题的意义无论对于生物学还是社会
学都很重要。达尔文最早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认为，生物的进化
并不取决于其内部特性，而决定于外在的自然选择。今天看来，情
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物种生存的优势很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演
化而转变为弱势，这说明内因的变化同样不可忽视。晚年的达尔文
在《人类的由来》中对自己的早期观点作了修正，即在生物领域讲
演化，而在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则讲进化，他还从性选择和亲情的
角度，强调爱的力量源于人的本性，以反对人性自私论。小说里，
小航曾与外公郭守本敞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越是优秀的基
因，越有可能过早衰亡，“科学家后来经过好多研究证明，被淘汰
的往往是最优秀的，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平庸的和劣质的。也就是
说，物种存活与优劣无关，甚至相反”。小航还举例说，“你看电视
里的非洲草原，当食肉动物前来袭击斑马群时，总是最优秀的雄斑
马挺身而出，为了掩护马群，雄斑马往往身陷重围，最后被食肉动
物杀死……那些怯懦的雄斑马由此获得了利益——它们不用竞争，
轻而易举地补上了优秀雄斑马死后的空缺，霸占了母马和马群，坐
享其成，而且繁殖出越来越多的自私怯懦的小斑马”。基于适者生
存、自然选择与遗传变异之间的原理和悖论，人不能太优秀，小航
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能说小航是在信口开河，至少曾
经胆怯过的郭守本就很受触动。但这个结论从一位年仅 15岁的中
学生嘴里说出来，不免令人深省。更富有喻世意味的是，时隔不久
的一天，正当一位垂钓老者不慎滑入风荷湖里，而湖岸上站着的十
来个人都不肯救人的危急关头，正是小航跳下去把老者推到岸边，
自己却溺水身亡，以15岁的生命陨落佐证了那样一个伦理悖论。

至此，小说叙事陷入了一个“15 岁”的生命怪圈：根怀为从
日军兽行中救出桂芝嫂子而勇敢献身那一年正是“15 岁”；当时

“我在场，并且我活着”的郭守本也是“15 岁”；1966 年的夏季，
高志鹏与金海青相互结下宿怨，两个人同时是“15岁”；高志鹏的
儿子小航为救落水老者而夭亡还是“15 岁”。15 岁刚刚在破土发
芽，15岁的生命季节是青涩的，更是鲜活的，15岁的未来前程似
锦，不可限量。然而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并非直线式，所谓“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适者”，不一定意味着优秀、拔尖。“15
岁”的生命怪圈强调了人们容易忽视的伦理异化现象，作者在玩了
一把黑色幽默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含有隐喻意味的叙事文
本。

《风景混沌》 并不是王爱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郭小东曾在
《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出版） 一书中
谈到：“把一大群本该是时代的前驱，却造就成时代的落伍者，这
样一种历史现象，似乎还较少集中地在文学中予以表现。陆天明的

《桑那高地的太阳》、赵玄的 《红月亮》 和王爱英的 《当代骑士》，
把这个文学主题带进了知青文学，他们从另一角度，壮观地描写了
这一过程。”关于王爱英的这部长篇小说，郭小东认为，“《当代骑
士》强调了陈英男的骑士风，突出了他耽于理想的虚妄及现实对他
的背反，其真意在确立正题提示反题。在几分调侃中透视人的悲
剧，其责任更多地归咎于人自身动机与效果的矛盾，塑造了一个地
道的当代骑士。”时隔二十几年，高志鹏的人生经历是不是可以成
为陈英男后续故事的现代版，尚需要进一步考察，但《风景混沌》
的忧思叙事风格依稀可见《当代骑士》的显影，却是可以肯定的。
直击灵魂，拷问良知，呼唤拯救，折射出了其创作主体一以贯之的
人文理想，亦可见证王爱英堪称“执拗”的忧患气质与伦理自省。
应该提醒的一点是，这种“执拗”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对于长篇小
说创作，可以是起到深化创作寓意的催化作用，也会容易造成作品
内在格局过于纠结的叙事限制。

潘浩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世纪黄昏》写于上世纪90年
代 ， 是 “ 一 部 透 析 灵 魂 的
书”。落笔于新世纪的长篇小
说 《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
开》，展现了芸芸众生的“肉
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碰
撞，提出了“用什么浇灌我们
的灵魂”的命题。最近，浩泉
又捧出了他的散文选集《忘忧
草》，继续诉说着他对身边世
界的观察和认知。

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浩泉
都是由低处着眼、从小处落
笔。写水乡、写小城，写母
亲、写孙女，写旧雨、写新
知，写秋来的叶、写老去的
歌，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
小地方的世态风云……多为很

“尘土”的画面、很世俗的声
音。或许，这与他的经历、与
他所熟悉的生活有关，他本来
就生长在“尘土”和世俗之
中。若论为文之道，写自己熟
悉的、有感欲发的东西当是其
要。或许，这又与他的情怀、

他的价值取向有关，他把自己的爱与恨、把自己
的“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投入到了“尘
土”和世俗之中。若论为人之道，不忘故土、感
念亲情、知恩图报当是其要。或许，这些发生在
小人物身上的小悲欢、小天地里面的小故事太不

“光芒万丈”了，但浩泉的“低”和“小”却依
然鲜活地存在着、生长着。

浩泉作品的语言自有特色：一是平静。娓娓道
来、波澜不惊，而余味隽永、耐人咀嚼。他善于控制
自己的感情，落笔节制，有分寸，每每欲疾却
徐，引而不发，却张力内在，此时无声胜有声。
二是干净。简约、清爽、朴实，不啰啰嗦嗦、拖
泥带水，不添油加醋、画蛇添足，不虚张声势、
故弄玄虚，犹如清水之出芙蓉。即便写性，他也
善用减法，不作信马由缰的粗野和哗众取宠的庸
俗。三是优美。内涵丰富，长袖善舞，有声、有
色、有味，佳语、妙喻迭出，十分精致。且书卷
气息充盈，好比一幅幅水墨画，天然成趣，更有恰
到好处的留白，犹抱琵琶半遮面。四是智慧。譬如
他驾驭素材、驾驭文字举重若轻，还有信手拈来的
幽默。潘浩泉具有扎实的知识根底，文学、音乐、地
方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积累丰富，而又能恰到好处
的运用，读之大可益智。

细节描写是潘浩泉的强项。如 《通关手》，
记叙了作者小时候因不听话而被母亲责打的往
事。母亲警告他，她的右手是“通关手”，打起
人来劲大，痛。没想到，直到母亲去世，作者含
着泪水替她那双“即使打我也是温暖的手”剪指
甲时，才发现“母亲掌心的那条纹路并不上下贯
通，不是通关手”。如此细节，堪称点睛之笔。
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批判精神。批判现实，是
文学作品古往今来的一大特质，潘浩泉的作品也
不例外。而潘浩泉的批判又自有特色。他的批判
理性而含蓄，不是怒发冲冠的仰天长啸，不是置
身度外的坐而论道，而是设身处地的拷问、哀其
不幸的悲悯、绵里藏针的自嘲。而且张弛有度、
留有余地，往往点到为止、让人意会。有人说，
潘浩泉“处庙堂之高”，本犯不着来做此等“批
判”之事的。我以为，这恰恰是他的难能可贵之
处。有评家解析潘浩泉的作品，说他的小说系列
或可称之“悲怆三部曲”，是“一支现实世界百
味人生的悲怆的交响”，我深以为然。

潘浩泉的作品，不如我意之处也有。在《世
纪黄昏》 的结尾，主人公冯天一“回归自然”，
去了人迹罕至的白鹤洲，在一种凄美的意境中离
开了尘世的现实，追寻他的理想去了。尽管只是
一种意象，我仍觉得“浪漫”了一点。而《幸福
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的主人公李冬生则彻底告
别了自己的理想，混迹于披着袈裟、扮着和尚的
吹鼓手队伍中。他那一头飘逸的长发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颗“和尚”的光头，还竟然让他不
幸的恋人林子月不幸地撞了个正着。虽说悲剧总
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此堵心，我
还是难以接受。

对于一名从事严肃写作的作家来
说，时髦的话题往往会成为危险的命
题。未经足够时间沉淀的素材如果处理
不当，往往会陷于琐碎、肤浅和平庸，成
为速朽的易碎品。而洞察时事的独到眼
光和驾驭题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现实
的深入思考，则是拒绝速朽的有效途
径。作为一部以当下热门的房地产行业
为主题的作品，刘宏伟的长篇小说《地
产魅影》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悬念叙事
中，展示了房价上涨、土地拍卖、拆迁、
贷款、囤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官商勾
结、腐败等敏感话题，从而完成了一部
凝聚着勇气、智慧和耐心的作品，显示
了一个作家关于文学与责任的担当。

《地产魅影》是一部关注现实的作
品。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下房地
产市场上的种种纷争与种种乱象，看到
腐败的官员和狡诈的开发商，以及金钱
背后的肮脏交易——但这远远不是刘
宏伟这部小说的终极目的。作为一名女
性作家，刘宏伟并没有纠缠于房地产故
事的细枝末节，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
带着一种亲历国家大事的神圣感来描
写房地产行业。她要求自己在更广阔的
背景上，去把握生活，揭示房地产这个
巨大的能量场对当代社会和人性的影
响。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开阔的视野，
从容不迫地讲述着房价为何如此高的
原因，讲述着拍卖土地的玄机，讲述着
开发商与政府博弈的故事，讲述着金钱
如何在地产中洗来洗去。书中的人物，
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甚至读者
会觉得，他们的故事正持续出现在新闻
报道之中。刘宏伟在写作中，实践着“做

时代书记员”的责任，同时又有“充满力
量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产
魅影》的文学深刻性不单单表现为揭露
黑暗与人性恶，而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
生活中捕捉美好与光明，敢于发出肯定
的声音。

刘宏伟在《地产魅影》中展示着理
想主义的温暖和力量。在她笔下，海川
市是一座理想的海滨城市，这种理想不
仅仅体现在自然风光上，也体现在城市
文化上，更体现在城市发展的理性思路
上，那里的房地产市场上也有乱象，但
更多的是秩序；乔亚卿是一位理想化的
市委书记，他有魄力、有信仰、有眼光；
乔云实是一位理想的企业家，他致力于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建筑……作为小
说家的刘宏伟通过这个虚拟的世界，勾
勒着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事实
上，海川市和乔亚卿、乔云实在现实中
并非遥不可及，他们虽然并不是现实
中特定的地方或人物，但它们融合了
许多现实元素的影子，而成为典型的

“那一个”。海川市集中了中国许多城
市的优点：海川市长尾新区的原型是
青岛东区，城市规划改造的灵感来自
于山西大同的城市拆迁与规划，海滨
建筑与海岸阳光脱胎于山东的日照和
海阳。现实中那些有胆略、有原则、
有人格魅力的政府官员的言行，帮助
刘宏伟成就了小说中的市委书记乔亚
卿，而广厦置业董事长乔云实的许多
经营理念和楼盘设计，也是许许多多
地产精英们的集大成者。更让人激动
的是，海川市用以医治“房地产病”
的那些药方，正在被现实中更多的城市

管理者所一一采纳，比如“土地出让时
并非价高者得”，比如“两限房政策”等
等。这显示出作家对现实的深刻判断和
准确预见。

理想主义之火的熊熊燃烧，让《地
产魅影》充满了温暖人心的力量。“我不
能让我的小说里正不压邪，也不能让我
的小说里哀声一片，我要用理想主义的
光辉去照亮魅影重重之下的中国房地
产业。”当刘宏伟描写现实中的冰冷丑
陋时，她的心里亮着的是一盏温暖美好
的灯。正如有评论家所说，当许多人对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灰心丧气时，《地产
魅影》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刘宏伟自己把《地产魅影》命名为
“社会悬疑小说”，顾名思义，就是用悬
疑手法表现重大社会命题的小说。通常
意义上的悬疑小说是将某个案件的破
获过程作为故事构架，而社会悬疑小说
则是在故事构架中把某个社会命题作
为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人公”，以悬疑
的手法将它像剥橘子似的层层剥开，小
说中所有的人物、情节都围绕它而编
织、而存在。《地产魅影》中，我们也看到
了刘宏伟以悬疑的手法思考社会问题
的努力。作者将房地产这一重大社会命
题作为一个占重头戏的“主人公”，将
它的五官和四肢逐一进行剖解，最终
做出了自己的文学表达。小说以两宗
谋杀案为开端，整个故事围绕着案件
背后的悬念一层层展开，与案件相关
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交替登场，几条线
索并行不悖，一层层地揭开了地产业
最隐秘的帷幕，也展示了被地产业改
写的人性。

上世纪 80 年代的电影 《少林寺》
写的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也正是
因为这部电影，让少林武功和少林寺家
喻户晓。后来，许多作家都表示想重写

“少林”，但雷声大雨点小的多，付诸实
施的少。所以，当河南省女作家芦雅萍
不事张扬地完成了《十三棍僧》与《追
杀十三棍僧》两部长篇小说，并由作家
出版社推出后，我的确感到了一丝惊
奇。而且，这是芦雅萍的“系列少林”
之作，是她继 《岳立天中》《月冷岳
山》《断臂方丈》 等 5 部“少林长篇小
说”之后的第 6 和第 7 部。到目前为
止，她以200多万字的长篇系列，成为
国内写少林小说的第一人。根据她的小
说，由阎连科等改编的百集电视剧《少
林寺传奇》，再次引发了全国观众的

“少林热”。
芦雅萍新出的这部《十三棍僧》讲

述的是唐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遭遇了
统一战争中最难征服的两大强手——郑
帝王世充与夏王窦建德之际，三国在东
都洛阳的争霸大战，历时近 10 个月。
后因少林寺棍僧相助，唐朝统一大业由
此奠定。13 个僧人的立功武器，就是
一根木棍。少林棍含着佛祖的慈悲与法
力，这件世界上最质朴的兵器，被芦雅
萍演绎得惊心动魄。《追杀十三棍僧》
写的则是，随着唐江山的稳固，太子建
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夺嫡之争。因李世民

聚集了大量的文士武将，为削除秦王左
右势力和潜在的威胁，太子嫡系魏征、
薛万彻等人，精选了 18 位一流东宫翊
卫武功高手，黑衣黑巾、精钢锐器，一
路秘密南下，追杀奉秦王之命南下八闽
靖平海寇的十三棍僧……

芦雅萍因为自己的先生祖籍登封，
几代先人与少林寺交往深厚，掌握了相
当数量且鲜为人知的素材，所以写起来
与别人不同。少林小说在她的笔下，几
乎像水浒人物群像画一般，在真实中点
染传奇色彩，又在传奇中逼近每一个人
物的心灵。少林寺虽为佛禅之家，但其
传达出来的英雄主义更为接近人性，更
真实。天下佛教，恐怕只有说少林时，
才与英雄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自古英
雄出少林”，寺院的壁画上有“降龙伏
虎”之类。少林与一般的佛教文化不
同，虽然信佛，但心底的那份雄心从来
没有磨灭。芦雅萍的小说，正是反映了
少林群僧保家卫国的雄心以及傲视万物
的英雄主义情结，让我们更真实地进入
一种宗教信仰的内核。许多流传于民间
的少林武僧救国救民、甚至南下抗击倭
寇等故事，就是这种英雄情结的体现。
当然也正是因为“出世又入世”，少林
多次遭受俗世所累。但少林文化中的那
份英雄情怀一直延续至今。

《十三棍僧》 出版后多家网站读者
发帖，赞叹小说是“电影版的小说，小

说版的电影”。芦雅萍其实对此早有预
料。毕竟当年的电影内容较简单，虽然
影响极大，但许多人物的来龙去脉，都
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交待清楚。小说与
此相比，便有了更多的空间，表现起来
更加从容，也更加让读者“过瘾”。 芦
雅萍小说中的人物，均是有真实的历史
记载，写作时，每个棍僧都似乎在与她
对话。对这两部小说的写作，她首先在
文本上提前构思，多种人物多条线索并
进，又在大事件中交合，可以说是她写
作中最为满意的两部小说，几乎是一部
刚放下笔，另一部就牵引着她继续下笔
了。直到小说出版后，她的日常生活，
似乎还在一片袈裟佛光普照下。

芦雅萍说，其实《十三棍僧》在多
年前就想写。毕竟十三棍僧每个人的命
运都是曲折多舛，有与王室相连的，有
与王室仇敌的，有为爱所困，有因难所
迫……与电影相比，小说可以通过语言
的描述，把 13 个棍僧的命运一一展示
出来，让他们同台演绎少林精神的内
涵。看来她做到了。

而对于下一部的主题，芦雅萍说：
少林寺历来受朝廷赐封的金银珠宝无
数，那么这些东西后来下落如何？又是
少林！她这一辈子，或许都将在少林这
个题材中投入所有的精力。她以一支看
似纤细的笔，却经营了一片鼓荡着英雄
主义的文学少林。

人间传奇 笔底春秋
——牛维佳历史小说印象 □高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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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一盏不灭的灯
——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 □徐 峙

文学“少林”的英雄主义
□奚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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